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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世纪 80 年代
、

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
,

随着国

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
、

全球化进程的加剧 以

及知识经济的崛起
,

新一轮的科技竞争导致许多国

家的科技体制与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
。

澳大利亚研

究理事会 ( A u s t alr i an Re s e

二h Cou n e i l
,

缩写为 A R C )

是以资助竞争性项 目为主的方式支持科学研究和研

究教育的联邦机构
,

在澳大利亚国家创新体系中处

于核心地位
。

199 9 年 12 月澳联邦政府发布了科技

政策白皮书《知识与创新 :
研究与研究培训的政策声

明》
,

要求 A R C 在 以下 3 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
:

( l)

帮助形成与保持学术界和产业界
、

政府组织和 国际

社会的有效联系 ; ( 2) 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及其对社会

的贡献 ; ( 3 )比较澳大利亚与其他研究活跃的国家的

科研绩效
,

并评估国家对科研投资的回报川
。

这一

面向新世纪 的联邦科技政策进一步提升了 A R C 的

战略地位
,

同时对 A R C 的运行与管理提出了新的要

求
。

2仪〕1年 3 月国会通过 了《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

法案 ( 2 00 1) ))( 简称为 A R C 法案 )
,

更以法律的形式

确立了 A R C 新的战略定位与职责
,

标志着 A R C 的

发展进人 了一个新阶段
。

本文将简要介绍 A R C 法

案及其出台的背景和影响
,

及其对我们的启示
。

1 面向知识经济的澳大利亚科技政策

澳大利亚具有较强的科技实力
,

在科学发现与

技术创新方面卓有成效
。

迄今为止
,

已有 7 位澳大

利亚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
,

S CI 统计数据表明
,

199 3一 199 7 年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表科学论文的数

量占世界论文总数的 2
.

7 %
,

平均每百万人每年发

表的论文数高于美国
、

德 国和法国等科研规模更大

的国家 〔2〕
。 “

澳大利亚的科学基础 比许多国家更具

多样性
,

… …在地球和环境科学
、

生物学和医药研究

方面特别具有优势
”

川
。

7 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

有 4 位获得生理学与医学奖
,

这与澳大利亚独特的

自然资源状况密切相关
。

在一定程度上用 以说明科

学研究与技术创新间关系的指标— 专利对科学论

文的引证情况显示
,

在如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知

识密集的高技术行业
,

澳大利亚专利对化学
、

物理

学
、

工程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高质量论文有很高的

引用率
,

而且
,

这些专利所引用 的澳大利亚研究论文

中有 95 % 产生于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闭
。

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
,

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理

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
,

逐步从对科学研究的自由放

任转为强调科技为 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
,

致力

于将澳大利亚建成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知识经济强

国
。

目前
,

澳大利亚的研究与发展 ( &R )D 管理体制

呈现由联邦政府起主导作用的多元化格局
,

联邦政

府资助 R& D 活动的主要部门和机构有联邦教育
、

科

学与培训部 ( D E ST )
、

国防科学技术组织 ( D S T ( ) )
、

联

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( CS IR O)
、

国家健康与医学

研究理事会 ( N H M R )C
、

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 ( A R )C

等
,

活动范围覆盖了从基础研究
、

应用研究到实验开

发乃至商业化等构成创新的各个环节
。

澳大利亚的

R & D 支出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保持快速增长
,

到 20

世纪 90 年代中期 &R D 占 GD P 的比例已接近 o Ec D

国家的平均水平
,

近年来随着政府进一步强调提升

产业界的创新水平以及鼓励公共部门 R& D 成果的

商业化
,

产业界 R占D 支出占 GD P 的比例持续上升
,

政府及公共部门对 R乙D 的支持也在加大
,

但支持的

主要领域仍然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
。

一七卜母一
ù
ù幸林触阶嫂)(ù切宁6海2 A R C 法案出台的相关背景

澳大利亚和其他许多发达国家的情况一样
,

由

政府投人和管理的公共资金一直是科学研究
,

特别

是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
。

A R C 的前身是成立

于 19 65 年 的澳大利亚研究拨款委员会 (缩 写为

AR G C )
,

负责资助其大学的高水平科学研究
,

澳大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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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全国范围的同行评议系统就是自那时起建立和发

展起来的
。

但从 0 2世纪7 0 年代起特别是 0 8年代

以后
,

澳大利亚的研究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
,

政府开

始质疑使用公共资金的科学研究到底为纳税人贡献

了什么
,

要求研究人员走 出
“

象牙塔
” ,

参与更广泛的

竞争
,

为解决国家社会经济的重大问题服务
。

困 19 88

年 A R C 根据 《就业
、

教育与培训法 ( 19 8 8 )》成立
,

取

代了 A R G C
,

成为国家就业
、

教育与培训委员会 (缩

写为 N B E ET )的组成部分之一
,

负责资助和管理大

学和大学 以外开展的科学研究及其教育计划及项

目
,

完成 N B EE T 和联邦就业
、

教育与培训部 (现为教

育
、

科学与培训部 )交付的任务
,

以及就 国家优先研

究领域或研究政策的协调等问题向 N B EE T 提供咨

询
。

然而
,

在 A R c 成立几年之后
,

对其整体运行状

况开展 的评估发现
,

A R C 在履行资助管理和政策咨

询这两项职能时不能很好地协调—
A R C 本身更

多地关注对覆盖全国的研究资助活动的管理
,

而负

责听取其政策建议的直接主管和决策部门 N BE ET
又对高等教育部门之外的研究政策问题兴趣不

大
。

61[ 因此
,

为了使 A R c 更好地履行职责
,

充分发挥

其作为政府
、

学术界
、

产业界以及整个社会之间的桥

梁作用
,

同时也是借鉴其他发达国家 (特别是美国 )

的经验
,

澳大利亚联邦国会于 2X() 1 年 3 月通过了

A R C法案
,

决定从 2 00 1年 7 月起
,

A R C 成为联邦就

业
、

教育与培训部下一个独立 的权力机构
,

拥有自己

独立 的决策部门—
A R C 委员会

,

在资助活动及其

管理中享有更大的自主权
,

在制定和参与制定国家

政策和战略中也将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
。

3 A R C 法案及其影响

2 00 1年新颁布的 A R C 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
:

A R C 的成立与职能 ;其决策部门 A R C 委员会的产

生
、

作用
、

组成以及每年举行会议的次数
、

投票方式
、

利益冲突的处理办法等 ;首席执行官 ( C Eo) 和其他

工作人员的任命
、

职责
、

行为规范等 ; A R C 的计划与

报告制度 ;研究资助及其经费管理等等
。
〔7〕任何个人

和组织都不能随意改变法律赋予 A R C 的权利和义

务
,

无论是其组织结构
、

人员组成还是经费管理
、

资

助活动的运行方式等各方面
,

都将严格按照 AR C 法

案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
。

新法案实施后
,

A R C 最大的变化是在其组织结

构
、

资助框架和管理模式等几个方面
。

在组织结构

方面
,

作为独立法定机构的 AR C 有着自己的决策部

「1 A R C 委员会
,

成员由 14 位来 自有关政府部门
、

联

邦研究资助机构
、

学术界
、

产业界和相关社会各界代

表组成
,

妞C 新设首席执行官一职
,

由具有卓越科

研水平和突出研究管理能力的科学家担任
,

负责其

日常工作
。

A R C 下设 3 个部门
,

即 :
学科与项 目管

理
、

政策与计划协调 以及合作部门
。

其中最大的是

学科与项 目管理部门
,

分为 6 个学科群 ( id sc iln in axy
d us et r)

:
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 ;工程学与环境科学 ;

人文学科与创造性艺术 ;数学
、

信息与通讯科学 ;物

理学
、

化学与地球科学 ;社会
、

行为与经济科学
,

每个

学科与项 目管理机构都有一个专家咨询委员会
,

负

责对研究申请进行同行评议
。

政策与计划协调部门

有两个机构
:
办公与对外关系处和政策与计划处

,

合

作部门则下设 3 个机构
:
财务处

、

人事处和系统处
。

在资助框架的变化方面
,

A R C 将原有支持项

目
、

人员
、

设备和机构的资助类型进行重新整合
,

避

免资助活动中的分散与重复
。

新的资助框架被称为
“

国家竞争性资助计划
”

( N C GP )
,

分为两种资助类型
“

发现
”

( D is e

voe 巧 )和
“

合作
”

( b kn 卿 )—
“

发现
”

旨

在发展和保持澳大利亚在广泛的学科领域范围内具

有国际水准的高水平的科学基础
,

而
“

合作
”

则是试

图通过加强澳大利亚国家创新系统内部以及澳大利

亚与国外创新系统的联系
,

鼓励和拓展各种合作方

式
,

以使科学研究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
。

在管理模式方面
,

新的 A R C 建立 了计划透明
、

重在绩效的管理体制
。

《知识与创新》白皮书要求

A R C每年提交一份覆盖未来 3 年的战略计划
,

设立

拟达到的主要 目标
,

并提出行动的时间表以及衡量

目标是否实现或实现程度的结果形式
,

同时
,

根据

A R c 法案的要求
,

在 A R c 每年的年度报告中
,

必须

报告战略目标实现 的情况
,

回应 A R C 战略计划的制

定工作
,

以此实现真正的绩效管理
。

4 启示 : 法律保障是机构发展的重要基础

和其他许多法制国家一样
,

澳大利亚 的政府机

构必须依法成立
。

法律不仅是政府机构成立 的依

据
,

也是其行动的准绳
,

不仅赋予其职责
,

而且规定

其义务
。

A R c 的成立与发展的历史表明
,

从最初的

澳大利亚研究拨款委员会发展为 N B E ET 下的 A R C
,

有《就业
、

教育与培训法 ( 19 8 8 )》为法律依据 ;从 A R C

作为 N B E ET 的一个从属机构发展成为独立的权力

机构
,

又有 A R C 法案保障
。

即
,

政府机构每一次法

律地位的变化和职能的重大拓展
,

都有法律基础为

保障
。

今后如果 A R〔: 还要进一步拓展其职能
,

还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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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寻求法律的保障
,

通过规范的法律程序
,

对已有

法案进行修订或补充
。

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
,

依法行政是

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重要方向
,

近期颁布的《行政许

可法》就是一个重要举措
。

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

改革的进一步深人
,

政府机构的成立
、

组成
、

职能
、

运

行方式等
,

也将逐步通过法律的方式予 以确立和保

障
,

政府机构也将学会运用法律手段推动 自身的发

展
。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我国政府支持国家

基础科学发展的重要机构
,

在自成立以来近 20 年时

间里
,

在项 目资助方面发展了一整套与国际
“

接轨
”

的
、

以同行评议制为核心的运行机制
,

得到了科学界

的广泛认可与赞誉
,

这一 良好的制度和机制应该得

到来自法律的支持和保障 ;与此同时
,

与国外同类机

构 (如美国的 N SF 和澳大利亚的 A R )C 的职能和作

用相比
,

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和科技发

展的需求相比
,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还有很大

的发展空间
,

通过法律手段谋求进一步发展
,

也将是

自然科学基金会可以采取的重要方式之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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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学术振兴会促进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

结合的机制和对策

杨 舰 节艳丽

(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
,

北京 1(众 ) 84 )

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
,

随着急速成长的 日本经

济的急刹车 (即所谓
“

泡沫经济的破灭
”

)
,

日本社会

的发展进人了一个漫长的所谓
“

平成不况
”

的经济不

景气时期
。

为了打破这种发展中的沉闷并在开拓未

来中承担起一个经济大国的责任
,

日本举国上下形

成 了一个强烈的共识
,

就是必须走
“

科学技术立国
”

之路
,

199 5 年 日本国会通过 了《科学技术基本法 》
。

在这构筑面向新时期的国家创新系统之 际
,

日本政

府反思以往的经验教训
,

痛下决心要强化基础研究
。

值得强调的是
,

这里所说的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

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基于学者个人兴趣的所谓纯粹的

学术探索
,

在走向知识经济的新时代
,

它又被赋予了

作为
“

人类一切财富的源泉
”

和
“

谋求人类与自然相

互和谐的重要手段
”

等新的含义
。

本文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软课题

本文于 2以 )3年 7 月 31 日收到
.


